
走在僻静小巷里，一抬头，
见几枝花束怒放出墙，一嘟噜一
嘟噜垂挂而下，素净又淡雅，弥
散出一股扑鼻的清芬——心头
一惊，是槐花！

槐花开时，春已深，斯时恰
是绿肥红瘦的春夏之交。印象
中好像才出城看过一次油菜花，
前几日去古镇看一株百年绿牡
丹，已然是一树新叶在阳光下盈
盈浅笑了，笑我的迟到或迟钝
吧。几时玉兰开，几时樱花艳，
又是几时涂抹新红上海棠？全
疏忽、错过或没在意啊。从早春
到暮春，似乎就是一场花事，一
茬茬春花虽然繁多，但都是急性
子，你方唱罢我登场。奈何杂事
多工作忙，能让我赶上的花期实
在少，一个春天匆匆又要归去。
想想也觉不甘，愧对了这个春天
似的，惜春常怕春来早，何况落
红无数，我竟是落红也无缘见
识。心里明白，生命就是这样，
一年年望春来，盼花开，一岁岁
花也谢，春又去。再回首，少年
子弟江湖老，红粉佳人两鬓斑。

流光容易把人抛，老了也未
必不好，起码不那么毛躁和莽
撞，沉静、稳重，添了些深度和内
涵。只是有时行在路上，还是下
意识地在寻找，想弥补一点错失
春光的无奈。有心人，天不负，
还真让我找着了！那日，在路尽
头转角处，竟现出一面花墙，简
直让人惊喜得要喊出来，人也如
石化一般。虽已人过中年，到了
无花看叶的季节，但当一堵壮丽
的花墙迎面而至，扑到视野里的
时候，那活色生香的一朵又一
朵，成百上千朵，何止千万朵，真
的让人难以招架。那种在绿叶
藤蔓间招摇、闹腾、盈盈欢笑的
一簇簇花朵啊，不大不小，有着
丝绒质感，一层层重瓣，恰到好

处的粉红色，带着不浓不淡的老
玫瑰花香，风姿绰约，仪态万方，
在无限美好的夕阳下，一瞬间就
点燃了我的眸子，激动得整个心
灵都亮堂堂一片——那是蔷薇，
一棵根生出几根枝，枝上斜生更
多的枝，牵藤，攀爬，枝头吐蕾，
花苞多头，就有了数不过来的朵
儿，在绿波上荡漾，荡漾成一面
花海，似宋徽宗描画在绢帛上
的，如涛如浪，令人直呼奢侈，叹
为观止——春天总是如此富有
魅力，大自然就是这般神奇，让
一棵植物呈现出惊天动地、令人
怦然心动之美。

春深时分，田埂上、水湄处
或者荒坡野涧里，也会生出星星
点点的雪白野蔷薇，单瓣，清香，
一团团密密地开，满枝繁花，开
得热闹，热闹得有几分寂寞。自
开自落，无人观赏，开到尽头就
是春归处。

斯时还有芍药在开。芍药
朵大、艳丽，比牡丹晚，民间有

“牡丹为王、芍药为相”的说法。
芍药开在百花后，于是叫了“殿
春”，排在春天的最后，又叫“将
离草”——就要离去啊，想想也
让人怅惘。

常恨春归无觅处。趁春光
未老，陪这晚春多坐一会儿吧，
也算是抓住了春的尾巴。在融
融暖风中，静静地看一朵花，闻
一瓣香，听一只小鸟在枝头啁
啾，风烟俱净，现世安稳。心里
慢慢会滋生出轻松与惬意，一颗
喜悦的种子在心里发芽、吐叶，

“啪”的开出一朵花来。

春已深
□ 朱秀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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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邮湖很浩瀚。高邮湖的历史
不算很长。宋以前都是一些小湖，历
史上称有36湖。真正使高邮湖水势
猛增的，是南宋抗金时，引黄河之水
入淮，想以水阻止金兵南下。结果金
兵未能挡住，却开启了黄河夺淮的水
患。从此，高邮湖成为“巨浸”，成为
一个过水湖，一片汪洋。到了明初，
才有高邮湖这个名称。

高邮的若干个小湖，曾是古邗沟
的一部分。那时湖河是一体的，既是
湖泊，也是运河，自然成为重要的航
行要道，是扬州到淮安的必经之地。
到了宋代，已经形成了珠湖、甓社湖
和新开湖等几个较大的湖泊，运河就
穿行其中。明清两代更是漕运的必
经之路。由于黄河夺淮，淮水阻滞，
高邮湖水势浩大，水患突出。漕船或
渔船等在湖上航行，灾难频发，船毁
人亡，损失惨重。

早在晋代，邗沟淤塞严重，舟船
必须从高邮北10公里的樊良湖穿湖
北上，但此湖风高浪急，行船常被风
浪打翻沉没，人们视为危途。唐代李
吉甫在湖上修筑平津堰，拦河蓄水，
以利漕运。到了宋代，高邮以北湖区
风浪较大，特别是山阳湾一段尤为突
出，不时有船只倾覆。宋神宗熙宁元
年(1068)始，每年在这一段沉船达
170艘之多。人们加快了河湖分离
避险的步伐。李溥载石投湖，积石为
堤，修筑船闸。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
后，大运河越来越受到朝廷的重视，
淮扬的运河多行湖中，故有“湖漕”之
名。经过陈瑄、白昂等数任河臣接
力，终于实现了“河湖分道”的目标。
航行和漕运的功能得到了大幅度提
升。

在河湖分道的同时，人们也在探
索规避自然风险的方法。为了航运
的安全，开始在高邮湖沿线修筑避风
港，确保航船及时避险。

何为避风塘(港)？最早是渔船躲

避风浪的港湾。每到台风季节或恶
劣天气，渔民们就会把船停到避风塘
躲避自然灾害。后来航运或漕运的
船只也进港避险。历史上人们利用
湖岸地理的特点，修筑了若干个高邮
湖的避风塘，成为渔民和航船的避难
所。比较大的有高邮界首避风塘、高
邮万家塘避风塘、高邮杨家坞避风
塘、高邮石工头避风塘、高邮菱塘“肚
子港”避风塘等。此外，天长、金湖和
宝应还有一些避风塘。

界首避风塘位于界首运河大桥
的西端。历史上界首以西的湖面称
为津湖，水势浩大，是运河的主航
道。界首避风港南北长数百米，东西
宽数十米。有石堤将湖和避风塘隔
开。最北端有一小出口与大湖相
通。试想当年，当天气突变，乌云狂
风大作时，航船鱼贯而入避风塘，以
避风险。这无疑是一个安全而幸运
的天堂。界首避风塘如今尚存，由于
禁渔，塘内渔船少了许多，只有少数
渔民以船为家长居于此。塘内鹅鸭
偶鸣，略显冷落和破败。北出口已有
杂树横生，满目水草。那种渔船穿
梭、鸡犬相闻的水上人家的独特景象
已经十分遥远。

位于高邮运河二桥北面的万家
塘，也是一个古老的避风塘。当年是
很热闹的，有上百户人家，几乎都是
打渔为生。不仅有较大的渔船，还有
小划子。塘内俨然就是一个村落。
鹅鸭成群，更是湖鲜集散地。清代此
地就建有水文站，专职监控高邮湖的
水位。还曾开设过轮船码头，开往金
湖、天长等地。高邮湖禁渔后，几经
整治，面貌一新，已经成为明清故道
景区的一部分。万家塘避风塘是高
邮湖发展史上的一扇窗口。

运河二桥南侧便是杨家坞。杨
家坞本是高邮湖的渔民停泊和修船
的地方。以前是高邮湖和大运河之
间的一个村，有上百户人家。从事取

鱼、卖草、贩卖河鲜，过的是靠水吃水
的日子。也曾是鱼市，有众多的鱼
行，专门从事鱼虾螃蟹的外运买卖，
主要是发往扬、镇、宁、沪等地。杨家
坞当然也是避风塘，它的出口在其南
端，呈U字型，似乎比万家塘的凹字
型更能规避风浪。更重要的塘内的
陆地上有船坞，专门用于修船。渔民
在此晒网修船，油漆船，甚至造船。
杨家坞还有不少帮船，是专门跑运输
的。因此，杨家坞的功能似乎更全面
一些。如今，杨家坞遗址尚存，但避
风塘的功能已经丧失。在当年避风
塘的那些水域，现在正是西堤风景区
的核心所在。有明清运河故道的巨
大石碑，有飘荡的芦苇、通幽的木桥
和栈道。最抢眼的是长满碧草的运
河故道，往昔行的是船，如今满是享
受西堤自然风光的人群。当年的高
邮“小河西”，已成为旅游打卡的网红
地。

向南不远，在镇国寺的西侧，就
是石工头避风港。该港建成年代并
不久远，是规模最大、建设最完善，也
是正在使用的避风港。在高邮湖禁
渔前，这里渔船云集，水鸟成群，充满
了渔港的生活气息。上千条渔船停
泊其内，夜晚渔火闪耀，蔚为壮观。
这里东傍镇国寺，西临高邮湖，南靠
高邮运西船闸，有湖河调度闸，有运
河落日营地，还有高耸的灯塔。这里
视野开阔，湖景、河景和塔景尽收眼
底，是运河诗人感叹、落泪和高歌的
心仪之地。

高邮湖西边也有许多避风塘。
此外，在高邮湖马棚湾北面有一个救
生港水闸，始建于清，民国时期修
缮。该闸是高邮湖和里运河之间的
泄水闸，条石结构，颇具规模。1956
年大运河拓宽，在里运河东边新开运
河，救生港水闸因此被弃用，遗址尚
存。闸旁有明清时期的避风船坞，曾
被后人沿用。而今这里林密草盛，郁
郁苍苍。救生港水闸及其避风塘，仍
静静地横卧在高邮湖边，成为高邮湖
发展史上重要的历史见证。

高邮湖的避风塘是历史沉积的
窗口，是高邮湖和大运河发展史上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

高邮湖的避风塘
□ 王俊坤

吴堡是周山镇西南地的一
个村，现省级“美丽乡村建设”试
点与标兵单位。在我市中北片
很有些名气，甚至在更大的行政
区域内，人们也耳熟能详。走进
该村，楼屋整齐、田野成方、廊桥
横跨、流水潺潺、民风淳朴、百业
兴旺。其实，在上世纪六七十年
代，吴堡就是名声显赫、人气爆
棚的一方热土。而这，离不开吴
堡曾经有过的“三宝”：大集、中
学、地段医院。

吴堡因商铺而兴盛，历史上
曾有酒家、茶馆、旅社、染坊、米
粮店、布衣庄、医药所、竹木行、
帮船队、理发亭、银匠铺、杂货
居、洗浴室、老虎灶、熏烧摊、民
信局、风水屋等近二百家。自然
成市的光景，一时颇有“小苏州”
之雅称，至民国初期慢慢衍成为
十天四大集的规模。后来，日寇
侵略高邮城乡，吴堡也遭到烧杀
抢掠，人员死伤惨重，屋舍焚烧
一空，集镇元气大伤。解放后，
吴堡才慢慢恢复生机，由合作社
到大队再到1958年周山公社在
此设立，吴堡大集又渐渐形成，
来赶集的能有几千人，有所重现
当年的繁华景象，甚至还添加了
一些新行当，农具生产资料、猪
牛羊市场开始出现。至上世纪
六十年代，虽公社北迁，但吴堡
作为当地的经济中心没有改变，
集市上官方还增设了金融点。

除了经济上得到政府扶持
外，文化教育上吴堡也一直被当
作地域基层单位加以重视。
1958年，高邮县吴堡初级中学
建立，1968年吴堡完全中学设
置。笔者那时在吴堡读初高中，
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学习生活。
中学建在村中一块空地上，被两
条河流自然间隔，且三面环水。
清晨，同学们在操场出操，喇叭
声、口号声响彻整个村落，有“沙

场秋点兵”的震撼；早饭时，因食
堂西门隔河对着大集，同学们三
三两两地端着饭碗，与赶早集的
人“相看两不厌”；午饭时光，赶
集的乡人散场了，他们边招呼边
划着木船过河来，送些吃用物品
给子弟，“意恐迟迟归”；晚上自
习课，各班若在唱歌排戏，村里
儿童妇女会扒在门窗处看得叽
叽喳喳、眉飞色舞，“吴质不眠倚
桂树”，很晚都不愿回家……中
学的设立，一批批学子进进出
出，给当地带来了人气与灵气、
动力与活力、物流与信息流，极
大地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
展。

1969 年，地段医院在中学
南边开建。规模不小，有一百多
间用房，有五十多名从泰州与高
邮下派的医护人员，他们医术精
湛，服务态度好，四乡八里的农
民群众奔走相告，来吴堡看病。
院领导一再强调，要以最大的热
诚与高明的技术给百姓治病。
随着一个个病人治疗出院，院部
锦旗多得没处挂。病人临出院
前，病患及家属找到医护人员含
泪告别，要送上自家的农副产品
及还生着蛋的老母鸡，表示一份
心意，医生们想躲避拒绝都没
门，磨破嘴皮也不顶用。

这 就 是 吴 堡 当 年 的“ 三
宝”。其实要说“宝”，还有中学
北端的地段变电所，班车可直达
高邮、扬州的汽车站，以及银行、
粮站、供销社、邮局等。这些“宝
物”加合在一起，在吴堡这个四
乡交界的地方，一时放射出耀眼
的光芒。

吴堡“三宝”
□ 蔡明

“九九艳阳天，十八岁的哥哥坐
在河边，东风呀吹得风车转，蚕豆花
儿香呀麦苗儿鲜……”这是经典老电
影《柳堡的故事》的主题曲。每当我
听到这优美动听的旋律，眼前自然浮
现出里下河水乡独特的风情、旖旎的
风光。

我的老家在高邮东北乡的一个
小水村。村外是大片大片的水田，一
望无际，渺渺茫茫。水田，又称沤田、
圩田，一年只种植一季水稻，或茨菇、
莲藕之类的水生作物，其它时节，水
田便长时间地浸泡在水里修生养
息。上世纪七十年代前，我们那里还
没有自流灌溉，水田周边水网密布、
河汊纵横，可以依靠风车提水种植、
蓄水沤田。那时，站在我们家门口的
圩堤上，放眼水村四周，水田与蓝天
之间，水鸟低翔，白云飘飘，或远或近
的风车翼片悠悠地随风旋转。

风车安装的地方叫“车垛”，一般
以自然形成的一框圩口（一二百亩面
积不等）设置一座风车。好奇的天
性，常常驱使我们小孩子溜到风车垛
上去玩耍。夏秋种植季节，或是冬春
休耕季节，每逢天朗水阔，云树晴光，
且遇有适宜的风向，管风车的人便松
开绳扣，白色帆布车翼在风力的作用
下，快速地旋转起来。车翼通过风车
的天（横）轴、地（立）轴，将机械动能
传递给车槽里的轮盘、链条。长长的
车槽，一端悬吊在河边的三角架子
（吊车柆）上，连同轮盘沉没在河水
中；另一端则伸向风车的地轴边，其
轮盘的中轴与风车地轴底盘相咬
合。一片片柫板铆固在龙骨链条上
面，链条、柫板随着轮盘的转动，在车
槽里周而复始地将河水提升上来，输
送到通向水田的沟渠。

风车，全称叫做风力水车，简称

“风车”。风车将风能转为机械动能，
这种清洁能源与当今的风能发电相
比，早了好多世纪，它凝聚了先民们
的智慧。而那高大且灵动的风车本
身，构造精巧，全部是木质结构，更是
古今匠人们高超技艺的结晶。

与风力水车对应的是人力水车，
简称“水车”，或直接称之为“车”。它
是通过人力踩踏，给水车以动能，将
河里的水提灌到田间，或将田里的涝
水排到外河。人力水车的车槽部分
与风车大致相同，动力部分由塔橧、
车轴、担肩棒等组成，车轴上装有车
砖、车栓、车拐、轮盘。车轴上的轮盘
带动车槽里的龙骨链条、柫板，将水
提到高处。人力水车，有四人踩的小
型水车，还有六人踩的、八人踩的中
大型水车。

夏栽季节，高田地区或高田地
块，自流灌溉灌不上水，或者还没有
自流灌溉水。插秧前，农户必须请上
一众青壮大汉，用八人水车拗水泡
田。秧苗拔节时，也一样需要踩大
车，给秧棵田洇水。

雨季，田块低洼地区突遇连日暴
雨，涝水自排不出，秧苗没头没脸地
闷在水里。彼时，还没有电力或大型
柴油机械抽排设施，只能依靠人力水
车排涝。记得1965年夏季，雨水特
多，积涝成灾，我亲眼目睹了生产队
里组织水车排涝的壮观场面：在那片
低洼圩田与外河之间的圩口，五六部
大型水车一字排开，队里的男女劳力
齐上阵，歇人不歇车，轮班上车，边踩

车，边敲锣打鼓，唱踩车号子（俗称
“踩锣鼓车”）。车轴的端部插着“水
车线筹”，车轴转一圈，筹子里面的棉
线从这根铁签绕到另一根铁签上，额
定长度的棉线翻绕完了，这一组的几
个踩车的下车休息，另一组人员上车
继续踩。还有另一种计量换班的方
式：在水车出水的适当位置，放一只
碗，出水柫板溅起的水滴落在碗里，
踩的速度愈快，水滴落到碗里的频率
愈快，水碗满了，就进行换班。大人
们车水排涝，我们小孩就负责在家做
饭，并送饭、送茶水到田头。淫雨连
绵，大水泡天，社员们夜以继日、你追
我赶地车水排涝，那火热的场景，深
深地震撼我们幼小的心灵。

在我够得到担肩棒的年龄，也踩
过水车。那是放夏忙假期间，秧池放
不上水，队里安排我们十二三岁的学
生去踩车。水车是那种四个人的，没
有换班一说，那阵势虽不及排涝踩大
车，但还是因学会了踩车而倍感兴
奋。

1970年以后，我们老家那地方
通电了，大的圩口（一两千亩及以上
的片区）陆续建造了一座或多座电力
排灌站，旱可灌溉，涝可排泄。人力
水车，完成了历史使命，下岗了。随
着水田改为旱田（即“沤改旱”），随着
滞洪区（草荡区域）因开挖成虾塘、鱼
塘而消声灭迹，随着河汊水位持续下
降，风力水车退出了农事舞台。

如今，水乡大地高耸着风能发电
铁塔，乡村提升了水利排灌设施的等
级，抗洪排涝用上了移动供电变压
器、大功率的“龙吸水”。田野里，虽
然看不到了“东风呀吹得风车转”的
风景，但每每忆及水车——风力的、
人力的，那份情结仍在心灵深处温柔
着。

水车记忆
□ 赵旭东


